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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年某月的某个晚上，北

京中国大饭店的宴会厅在举办

公司周年庆，各种官员金融名

流聚集。一个同事揪了个人过

来说：这位说是你同学啊，你

们赶紧相认！

我看着他感觉满脑子空

白：你确定咱俩同过学？

他递过来一张名片说：我

是清华经管某班的啊！

我一看是某国际大银行驻

北京首席代表，再看看名字，

继续蒙圈：你们班的张三李四

王二麻子我都认识，女生跟我

们一起上体育，我也认识。可

你是哪个？

他看我实在不可救药，尴

尬地凑近说：我跟你们系 86 级

的某某谈过恋爱。

啊哈！电光火石之间，

我眼前出现一个画面：中午的

十一食堂前，他骑着车，后座

上是梳着个大独辫的师妹。当

时我旁边的同学还给我解说：

看，那就是某某的男朋友，经

      邓   明

管的。

对方看我回过神儿来了，

欣喜地说你想起来啦？我说当

然啦，你要早说重点，我也不

至于想半天。

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留

意各种校园八卦是多么重要。

未来在职场相认时，你想起他

骑车带着师妹的样子，就有好

多的故人和故事可以分享，在

西装革履觥筹交错的人群里，

很容易拉近彼此的距离。

在我们外语系，八卦是一

种专业素质，学名叫做观察能

力、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试想，

一个翻译，得听得懂一种语言

的表达，充分理解，然后再用

另一种语言精确转述，那他的

关注点要完全落在这说话的和

听话的人身上。这些人一定是

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政治体制和不同的价值

观，让这些人能契合交流，这

个翻译必须同时兼任文化大使

和外交小秘等多种功能。如果

另类奢华之二——

这不是八卦，这是专业素质！

有人抖个机灵讲个段子，翻译

要是找不到笑点，那场合就冷

得大雪纷飞了。

So again，外语系真不是光

靠语言吃饭的。在我们系，没

有不务正业这一说，任何用语

言可以表述的事情都是我们要

了解的范围。快速捕捉信息并

精准抓住要点是我们的硬本事，

抓完了以后再流畅地整理转达

出来，更是基本技能。

说这么热闹，落实到具体

就是，外语系的人首先中文特

棒，各种口若悬河栩栩如生。

一个人如果用母语都说不清

楚事儿，对自己的外语能力要

求也就别太高了，因为问题出

在思维。而且中英文夹杂绝不

是外语系的毛病，俺们中文都

more than 够使，不需要掺合

着用。

八卦的人一般都是哪儿

有热闹往哪儿凑，没热闹就自

己整点儿热闹出来。我们班一

共 20 个人，在一万三千人的



91

（11）.2017
SHUIMU TSINGHUA  NO.79

校园里，把存在感刷得到处

都是啊！那真是 How are you! 

——怎么是你们？ How old are 

you ？——怎么老是你们？！

我们班的黄蓉晖，初中演

电视剧就获过全国奖。她去食

堂，卖饭阿姨拿钎子扎起馒头

张大嘴指着她说：你你，长得

像那个、那个演员，张瑜！我

们入学那年正好学校文艺社团

在排大型歌舞史诗剧《冬天，

火的回忆》，纪念“一二·九”

运动。当时在西大饭厅排练，

乐队合唱队舞蹈队里里外外熙

熙攘攘，话剧队在台上演《放

下你的鞭子》，黄蓉晖一声凄

厉的“爹啊”，满场的目光“唰”

一下全被吸过去了，乐队的人

都举着弓子像被定格一样鸦雀

无声。等演完后各种掌声雷动，

她一举成为话剧队台柱，而演

她爹那个男生在我们嘴里就没

了名字，四年里都是“黄蓉晖

她爹”。

还有我们班的齐婕，我跟

她一起去考合唱队，考完她右

拐直接进大队，我左拐进训练

班，老师专门培训半年以后才

可以进大队。她除了唱歌还会

编曲，随便啥歌拿来就写个和

声的谱子出来大家唱二重唱。

跟大家一起唱还不过瘾，学校

通俗歌曲大奖赛拿了个第二

名，一曲卡彭特的《Top of the 

world》又让大家记住了英五班。

我在学校合唱队当副队长

时，派生出来一个极利于八卦

的校园身份：去各系当文艺汇

演的评委。当时新生入学啊、

新年啊，各大系必搞汇演，本

系的人有利益冲突就去文艺社

团找人当评委。赶上忙季我根

本没时间上晚自习，晚晚台下

前排就座看节目。外语系小自

己搞不起来，可同学想凑哪个

系的热闹都能跟过去看。那一

年《让世界充满爱》正在流行，

我一晚上要听几遍“轻轻地捧

着你的脸”。我实在听急眼了，

抓住系里的文艺委员问：你们

是不是指定必须唱这歌啦？他

说没有，赶巧各班都喜欢。我

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理工科

觉得标准化批量生产没啥不好，

可我们外语系学的是沟通，沟

通最忌讳重复、人云亦云。我

一边继续听第 N 遍捧脸，一边

觉得学校恢复外语系来平衡校

园思维模式太英明了！

还有一次是又一届通俗歌

曲大奖赛，海选在主楼阶梯教

室。评委又是我们这些校园娱

乐圈业内人士。决赛评委是谷

建芬。落差明显。那是个阳光

灿烂的午后，选手们带着亲友

团各种台前幕后地往来。我们

面前是十分制的评分表，分成

十个项目。有我们班同学跑来

我耳边报信：听说某人还带了

伴舞呢！

后来看到了，带伴舞的唱

的是《热情的沙漠》。还有一

个唱的是《你究竟有几个好妹

妹》，唱了两段评委都打完分

儿了等他结束。结果他又来了

N 段一副无限循环模式，评委

们交换了下眼色纷纷低头改表

格扣分。这孩子要进了决赛怕

是上了台不肯下来。

又上去个机械系的男生，

自报家门说演唱风格是蒋大为

式的。这时评委席来了俩男生

各种拍肩膀跟大家窃窃私语。

我以为这是俩托儿，来拉票的。

结果他们走到我身边说：你们

可千万不能让他进决赛啊！他

天天在水房声情并茂引吭高歌

我们都快被他唱疯了，这要进

了决赛我们就不用活了！我一

听就趴桌子上狂笑，台上的男

生开始放声歌唱，激动之处劈

音走调。那俩要毁他的男生各

种欣喜若狂使眼色提醒评委注

意，我们也心领神会地回应。

这位同学不知道现在在哪里，

他的歌唱梦想当年就是被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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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掉的。

我在学校注意到，很多大

系的同学除了偶尔攀个老乡、

追个女生，基本不关心别的系

的事儿。我们系小，干脆放眼

全校参与一切可以参与的活动。

学生会举办戏剧节，班里男生

吴磊写个本子就冲上去了，跟

话剧队合作，妥妥地拿了个全

校第一名。那台下坐的可是于

是之、林连昆这些人艺大腕儿

啊！至于后来，英五班凡参加

文艺汇演必得第一名的事，只

能另文详述了，因为太值得大

书特书了。

那时在学校，晚上被各种

活动挤占得自习时间毫无保障。

梁晓声来做报告啦、《红高粱》

剧组获奖归来啦、亚运金牌团

见面会啊、盛中国来拉琴啊，

在我们眼里都不可缺席啊！鉴

于清华的江湖名声，当时各类

电视直播的前排也是指定留座

上镜头的。有一年全国小品大

赛在中央戏剧学院剧场举行，

文艺社团有大巴拉去围观。当

时正赶上要期末考试，我激烈

思想斗争要不要去。宿舍同学

都劝我去，说她们也看电视转

播，一晚上耽误不了学习。我

愁眉苦脸说不是怕耽误学习，

是怕直播镜头照到我，被我妈

看见非急眼不可。斗争半天我

毅然决然认为学习比什么都重

要，现场看全国大赛的学习机

会不能错失，就上了大巴去了。

到了剧场谦让地坐到清华专席

最靠边的座位上。结果碰到我

初中同班同学，他在中央戏剧

学院导演系，然后亲眼见证他

的作品得了全国第一。散场后

他兴奋无比，拉我去戏剧学院

宿舍跟他们海聊了一整晚。第

二天回学校，宿舍同学高兴地

祝贺我说你成功了，直播镜头

就给到你旁边的人，我们看见

你袖子了，没看到你脸。

后来我同学带着导演系的

哥们儿来清华串门儿，说让他

们开开眼看看名牌理工学府。

这些家伙跟我们宿舍女生各种

海聊，我顺嘴问了一句，你们

戏剧学院那门卫，谁都不拦，

就我进去的时候从传达室出

来问我是哪儿的，啥意思？我

同学瞟了我一眼说：因为你一

看就不像搞艺术的。我当时就

不乐意了，跳起来指着他们几

个说：我们门卫咋没把你们拦

住，你们咋看也不像能考上清

华的！

后来我回过味了，戏剧学

院就那几个人几条枪，门卫谁

都认识。我现在还记得那几个

导演男生，看咱们清华是满满

的羡慕和膜拜。送他们出来时，

我同学还调侃那几位：不多看

看？回学校就没这么多高智商

的可看了。

其实我在戏剧学院食堂

蹭饭时也是各种自卑啊，半桌

子表演系的疯狂拿颜值碾压

我的自尊，聊天时丹田之气、

胸腔共鸣全用上了，搪瓷饭盆

都震得嗡嗡的。姐要不是靠外

语系练就的嘴上功夫，肯定被

他们的盛世美颜给晃得话都

不会说了。

我们常说三观，可这三观

是需要“观”出来的。如果求

学期间只是观书、观分、观上

下铺，怎么能了解这世间百态、

一样米养出的百样人？怎么能

知道世界除了声光电，还需要

哲学、艺术和律法？怎么能察

觉镜子里的自己其实跟别人眼

中的自己是有差别的？怎么能

找到正确的姿势和这个繁杂的

大千世界互动？感谢我们系的

老师，几乎放纵地推我们出去

感受外界的一切，开放式地吸

收周围的养分，从来没有画地

为牢把我们局限在所谓的学科

里面坐井观天。这不仅在 80

年代，在现在看来也是一种奢

华吧！


